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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 代 赏 赐 金 文 研 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严志斌

商代末期铭文字数渐次增加，记事性金文也逐

渐流行起来。商代青铜铭文中最常见的内容有族氏
铭文、族氏铭文加祖先称谓、单纯的铭“某作某器”
等。另外还出现了记事性铭文。这类记事性铭文，字
数多在 10字以上。这些记事铭文，以赏赐为其内容
核心，附带的一些相关记事性内容则多是说明赏赐

的因果。我们称商代晚期的这些以赏赐为核心内容
的青铜器铭文为赏赐金文。下文从赏赐动词、赏赐
物、赏赐地点、赐者与受赐者、赏赐缘由几个方面对
这类铭文稍作分析。

一. 赏赐动词
有学者指出，殷代铜铭文用以表达赏赐意义之

文字有四：1. 易（即锡或赐）；2. 商；3. 宾；4. 商
易①。笔者统计年代在殷墟四期的赏赐类铭文约有
51条，赏赐动词出现 8种，其中频率最高的为“赐”，
共 30例，其次为“赏”，有 14例。另外还有“宾”、“贶”
各 2例；“光”1例。还见有“赏赐”2例，“赐赏”1例；
“光赏”2例。这些赏赐动词中，“赏赐”与“赐赏”出
现于同一组铭文中（龏姒诸器），它们的含义当是一

致的。对于“光”，学界多将其通作“贶”解，似无不可，
但青铜器铭文中自有“贶（原篆作兄）”，似也不一定
要将“光”通作“贶”。如“光赏”词中，“光”则更无必要
解作“贶”。所有赏赐动词中，贶的赏赐意味是比较低
的，多数情况下似只是给予一类的含义，如在作册般

铜鼋铭中，“王令寝馗贶于作册般”②，以及二祀邲其
卣中“王令邲其贶 于夆田”都是下一级官员听从王
命进行赏赐交接。在殷代的甲骨刻辞中，用作赏赐动
词的只有“赐”，如：

（1）……赐多子女（甲骨文合集 677，下文简称
为合）

其它的尚不见也用作赏赐动词。西周青铜器铭
文中的赏赐动词较多，据研究有如下诸例：赐、赏、

宾、令、益、归、休（）、畮、舍、侪③。相比而言，周代金
文中的赏赐动词少见“赏赐”等复合性的赏赐动词，
而赏赐动词之间的区分可能更趋于细化。

二. 赏赐物
商代记事铭文中出现的赏赐物的类别不是很

多，有如下诸项：

1. 贝
这是商代赏赐铭文中最常见的赏赐物，共出现

41例，占赏赐类铭文总数的 80%。商代青铜器铭文
中记赏赐贝者，多数情况下并不记明所赐贝的数量，

而仅言“赐贝”或“赏贝”。有具体数量者皆以“朋”作
为计量单位：贝朋（殷周金文集成 5367，下文凡引自
此书之器仅出器号）、贝二朋（3941、5417、5967、
3975、2694）、贝五朋（5394、5395、5412、9105）、贝十
朋（4138、9249、9894）、贝廿朋（2708）。另还见有不以
朋作单位者，如贝二百（3904）、贝一具（5380）者。关
于以多少贝为一朋，自来就异说纷陈，二、五、十之数
皆有学者所认同。但据考古发现情况而言，数量不
等，难以认定。但就目前所见，贝廿朋或二百，则是最
大之赏赐了。西周金文所见最巨者则可达百朋。馭卣
一器铭中记“王赐馭八贝一具”，有学者以为当读作
“王赐馭八贝，一具”，“八”及“一”并为“贝”与“具”之
数词。具可能是“鼎”的异体④。笔者以为铭中的“八”
（原篆作）并非数词八，而是一地名，这在甲骨刻辞中

即有反映：

（2）妇八十……屯又一……（合 935臼）
（3）戊午卜，旅贞：王其步自八……亡……十二

月。 （合 25572）
另外，商末赏赐铭文中，所赐之贝往往在贝前加

注地名以说明贝的来源或产地：贝（2710、4144）、夔
贝（5990）、奚贝（9102）、贝（5397）。贝见于两器，当是
产贝的地名；夔还有高建筑，也是地名；奚、在商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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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氏名，也是地名。据学者研究，商代的贡纳制度中，
向商王贡献的物品种类有臣、仆等奴隶；牛、羊、马、
豕、犬等牲畜；黍、秫、麦等农产品；鹿、兕、虎等野兽；
贝、玉等宝货；以及邑、龟甲和手工业品⑤。赏赐铭文
中要对贝的产地特别加以说明，一方面可能是各地

所产的贝是不同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另一方面，也

可能只是标明这些贝是一种方国族氏的贡献 （政治

性的）。小子鼎（2648）铭中甚而说明所赐之贝乃是商
王赏赐的，称之为“王赏贝”，特别说明贝的来源以增
荣庞。这种将王所赐之物又另赐他人者在西周金文
中也有出现。作为贝的限定性修饰词，还有“东大贝”
一语，见作册豊鼎（2711）。
在甲骨刻辞中，也有赐贝的记录：

（4）庚戌贞：赐多女又贝朋。 （合 11438）
2. 玉
商代赏赐铭文中的玉有玉、璋 （3940）、玗

（5373）、 、 （5414）等类。因铭文简略，这些玉器的
形体如何则难以推定。5373中出现的玗，《说文》以
为：“玗，石之似玉者。 ”《尔雅》：“东方之美者，有医无
闾之珣玗琪焉。 ”但从铭文中此字形体看，也有释作

“璧”的可能。5414中的“ ”，丁山释读为“玖”⑥。此物
又见于西周早期的亢鼎⑦，马承源先生认为亢鼎中的

“大”为《诗·商颂·长发》中“受大球小球”之“大球”⑧；
黄锡全先生则认为是“大珠”，即大珍珠⑨；朱凤瀚先
生以为当读为瑹，《玉篇》“瑹，美玉。 ”瑹亦作荼，《礼
记·玉藻》：“天子搢珽，方正于天下也；诸侯荼，前绌
后直，逊於天子也。 ”据郑玄对此段话所做注，珽（亦

谓大圭）、荼皆属于笏，只是因佩者身份不同，而又有
更细的形制差别⑩。刘雨先生则释其为王臣，即《说文》
“王臣，石之似玉者。 ”輥輯訛陈剑先生认为“ ”是“琮“之古
字輥輰訛。“ ”的释读目前还有问题，但此字从玉，当是玉
器之属则是可以肯定的。而亢鼎铭文表明，“大”的价
值高达“五十朋”，说明是一种贵重之物。

3. 积
积指贮积，指粮草委积之类。甲骨刻辞中有类似

的记载：

（5）癸巳卜，令供积。 （合 22214）
小臣缶鼎（2653）铭“王賜小臣缶渪积五年”谓商

王赐给小臣缶渪地五季的贮积。渪地亦见于甲骨文：
（6）□子卜，在，贞：……于渪，往来……王来征

三邦方……夷……（合 36531）宋镇豪先生以为“渪
当即《尧典》的‘嵎夷’，位于东方，很可能在山东境

内，《尚书·禹贡》有云：‘海岱惟青州，嵎夷既略。 ’嵎

又写作堣，《说文》云：‘堣夷在冀州阳谷，立春日，日

值之而出。 ’渪、嵎、堣，是同地异写。 ”輥輱訛甲骨刻辞中，

还见有这样一种赏赐物：

（7）己酉卜，亘贞：赐 。

其中的 也是某种植物，有可能就是禾字。也可
归入“积”一类。

4. 豕匕
当是一种母猪。戍铃方彝中的“丏豕匕”（9894）当

指丏地之。商代赏赐铭文中所见赐动物者仅此一例，
但在甲骨刻辞中，还见有牛、羊等类，如：

（8）贞：赐牛。 （合 9465）
（9）……于南赐羊。 （合 9466反）

（10）……丑……勿令赐 。 （合 9467）
西周赏赐铭文是所赐动物有牛、羊、凤、鹿、鱼

等，最常见的则是马，而马又常是随着车、马器等作
为册命礼仪一同赐与的。近年新出现的作册般铜鼋，
铭文虽末明言商王所赏赐（贶）的物品是什么，但根

据文意与器形，可知商王让寝馗贶于作册般的当是

射获的大鼋。在殷墟末期的肋骨刻辞中，有与作册般
铜鼋铭近同者：

（11）壬午，王田于麦麓，隻商戠兕，赐宰丰，寝小
贶。 在五月， 唯王六祀肜日。 （《甲骨文合集补编》
11299）这些鼋、兕都是商王游猎时所获者，也有可能
是行猎所获。商王行猎，西周时期周王也常举行射鱼
之礼，如井鼎、静簋、遹簋。所获则作为荐品贡献于宗
庙，或赐于参与者，如公姞齐鼎、井鼎。文献中的记载
则将其与季节相联系：《礼记·月令》：“季春之月，天
子始乘舟，荐鲔于寝庙。 ”《说苑·脩文篇》：“夏，荐麦、
鱼。 ”《周礼·鳖人》：“秋，献龟鱼。 ”《淮南子·时则训》：
“季冬之月，天子亲往射鱼，先荐寝庙。 ” 作册般铜鼋

铭中所获鼋，是否也是一次礼仪活动的收获，也是有

可能的。
5. 户
簋（4144）“弜师赐 户 贝”，关于其中的“

户”，黄然伟先生释作“鬯廿卣”輥輲訛，似不确。李学勤先
生以为 是地名， 是橐的异构，户训为大。因此，弜
师赏赐 的是 地的一大袋贝輥輳訛。在甲骨卜辞中，户多
用作本意，即单扇的门，如西户（合 27555）、南户（屯
南 2044）、宗户（屯南 3185）。笔者以为“ 户 贝”当
分读作“ 户、 贝”， 户即 地之人家住户。《易·
讼》：“人三百户，无眚。 ”西周铜器铭文中常见有臣仆
之赐，如井侯簋：“赐臣三品：州人、重人、庸人。 ”令

簋：“臣十家，鬲百人。 ”大盂鼎：“赐汝邦司四伯，人鬲

自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九夫， 赐尸司王臣十又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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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人鬲千又五十夫。 ”赏赐人户之事，在商代也可能

是存在的。有学者以为殷代虽有以大量奴隶为牺牲
之记载，但在赏赐记录中，则无以人为赏赐物者輥輴訛。似
有必要重新加以考虑。

6. 釐
见于毓祖丁卣（5396）：“辛亥，王在廙，降令曰：

归祼于我多高。咎山赐（釐），用作毓祖丁尊。 ”亦为殷

墟四期器。这种在祭祀过程中的“ ”，当是“釐”，是
祭祀用过的肉。《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孝文帝方受
釐不相称，坐宣室。 ”裴駰集解引徐广曰：“祭祀福胙

也。 ”司马贞索隐引应劭曰：“釐，祭馀肉也。 ”周代常

见赐祭肉者，称胙。《说文·肉部》：“胙，祭福肉也。 ”

《集韵·鐸韵》：“胙，祭馀肉也人。 ”《左传·僖公九年》：
“王使宰孔赐齐侯胙。 ”这种分祭肉的仪俗，可上溯至

商末。
甲骨刻辞中还见有兵戎之赐：

（12）贞：勿赐黄兵。 （合 9468）
西周铜器铭文中赐兵者则多见，品类有钺、戈、

弓、矢、甲、胄等。商代赏赐，也当在此范围之内。另
外，如西周金文，商代也存在赏赐臣妾的情况，如上

引（1）、（4）辞之“女”与“多女”，都是说明“女”这种赏
赐物的情况輥輵訛。
综上，商代赏赐物有贝玉等货贿，有牛、豕等牲

畜，有地产（积）、有臣民，有祭肉，有兵器。西周赏赐
内容则较繁杂，有祭酒、服饰、旂帜、车马、车马饰、
贝、玉、金、土地、臣仆、彝器、兵器、牲畜动物等輥輶訛。或
略为九类：秬鬯及圭瓒、命服、车马、车马饰、旂旗、兵
器、土田、臣民、其他輥輷訛。两相比较，唯西周恒见的与册
命制度相关为赏赐物不见于商代赏赐铭文。盖商代
称册之事，尚末及于彝器上耳。

三. 赏赐地点
记载赏赐地点的有 22条，占总数的 43%，近半

数都记明赏赐发生地，也是商代赏赐铭文的特色之

处。另外，商代青铜器铭文中的赏赐地点并不固定，
不象西周金文中册命铭文，发生地多固定在太庙一

类建筑之中庭，但这也只是一个方面，事实上，商代

铜器铭文中的赏赐地点还是有一定的规律性的。这
些地点约略可分成以下几类：

1. 宗庙等礼仪性建筑。 如：宗（2708）、作册般新
宗（2711）、圃雚京（9890）、召康（9894）、夔 （5990）。
“宗”、“京”作为建筑物名称，习见于甲骨刻辞。“ 、
”也是一种高台建筑，也归入此类。作册豊鼎铭的
“新宗”当是新近竣工的宗庙。这类赏赐地点与西周
赏赐铭文发生地之太室一类近同。唯商代在这些地

点进行的赏赐事件多与祭祀活动有关，而与册命无

涉。
2. 寝。 赏赐发生在商王寝宫的例子较多，见有

四器：3941、5378、5379、9098。受赐的有寝敄、小臣
、 瓦。
3. （次）。是为军旅驻扎之所，是军舍、军营輦輮訛。“某
”习见于甲骨刻辞，商代金文中则见有襄次
（2648）、 次（2709）、 次（5395）诸例。根据尹光鼎、
宰甫卣铭文可知，这些赏赐发生在商王在田猎行程

中举行宴饗时，可能有一定的偶然性。
4. 王都外某地。 如： （3861、9105、 方鼎）、上
（4138）、廙（5396）、夆田（5412）、梌（5413）、
（9102）、寒（5397）、洹（作册般铜鼋）。闌地所在可能
在安阳殷都附近。上当在山东一带。梌是农业地，如
合 28935。洹即安阳洹水。
这四类赏赐地点，以前三类为常，若与西周时期

的情形相较，则第一、二类较为接近。而王寝也可归
入礼仪建筑范畴。但于军队旅次进行赏赐者，西周时
期则较少见。

四. 赐者与受赐者
商代赏赐铭文中的赐者可分为四类：

1. 商王。这是最常见的赏赐主体，共 27例，占
总数的 53%。还有一些赏赐也是出自商王的指示进
行的，实际上这个比重还要高一些。受到商王赏赐的
受赐者官职有小臣（缶、 、俞、邑）、作册（豊、般）、戍
（嗣、甬）、寝（敄、魚、孳）、尹（光）、宰（甫、 ）、 （亚
唬）。另外还有一些径称私名者，如：嶲、 、馭、邲其、
瓦、 、 、 、 。其中有人地位较高，其中的 可
能就是同为殷墟四期器的王子 鼎（J259）中的“王
子 ”。而邲其还能赏赐作册，也是一地位显赫的人
物。

2. 子（大子）。这是仅次于商王的赏赐主体，共 9
例，占总数的 17%。甲骨刻辞中的“子”大致有以下四
个含义：王之子；大臣、诸侯等贵族之子；商同姓的子
姓；爵称的子爵輦輯訛。甲、金文之单言“子”，则是对男性
贵族所通用的尊称輦輰訛。小子省卣铭：“子赏小子省贝五
朋，省揚君赏。”小子省称子为君，两者之间的关系近
于君、臣。受到“子”赏赐的受赐者以小子多见，有小
子 、小子省、小子 。甲金文中常见“小子”一词，对
其含义，笔者认同小子为小宗的见解。“小子”与“子”
相对，子啓父辛尊（5965）中的“子啓”受到“子”的赏
赐，也可能是“小子”。受“子”之赐者多称小子，或单
称私名，如、、 、 。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子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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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之间的宗族关系要更比行政官制关系更明显。只
在作册豊鼎（2711）中，在商王出现的情况下，才有作
册官职的出现。

3. 职司。 泛称的有：司、卿事；特指的有：作册友
史、弜师、戍铃。其中有的只是按王命进行赏赐，这种
赏赐是一种职事性行为。

4. 私人。凡 3人：咎山、弜其、 。其中有的只是
按王命进行赏赐。
商代铜器铭文中的赐者与受赐者是一种较明显

的上下关系，与西周时期的同类铭文不同的是，商代

的大宗宗子表现出较大的支配性权势，这可从子赐

小子类铭文的盛行看出来。而这种权势与行政权力
似有一定程度的游离，两者是并行的两线。
赏赐物的品类、数量与受赐者身份高低似无明

显的对应关系。

五. 赏赐缘由
商代赏赐铭文中说明赏赐原因的较少，仅有数

例能推知原因。小子 卣（5417）：“子令小子 先以
人于堇，子光赏 贝二朋，子曰：贝唯丁蔑汝曆，用作

母辛彝。”说明小子 因“先以人于堇”的功烈而获赐
贝。寝蕽鼎（2710）因寝蕽“省北田四品”而受赐。而这
些赏赐铭文似都可归入“蔑曆”的因由之中。
赏赐金文是商代金文中最特殊的一类铭文，史

料价值也相对重要，这类铭文还需与甲骨卜辞、西周
金文进行对照研究，以充分挖掘其学术价值。

注释：

① 黄然伟：《殷周史料论集》，第 70－71 页，三联
书店（香港）公司，1995 年。
② 裘锡圭先生认为作册般铜鼋铭中此字其义

近于“告”。 见其《商铜鼋铭补释》，《中国历史文物》

2005 年第 6 期。 本文以为释贶字也无不可，暂还用
旧说。

③ 黄然伟：《殷周史料论集》，第 71 页，三联书
店（香港）公司，1995 年。
④ 黄然伟：《殷周史料论集》，第 135 页，三联书

店（香港）公司，1995 年。
⑤ 杨升南：《甲骨文中所见商代的贡纳制度》，

《殷都学刊》1999 年第 2 期。

⑥ 见周法高主编：《金文诂林》， 第一册第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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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0 页，中国金融出版社，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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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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輥輱訛 宋镇豪：《甲骨文中反映的农业礼俗》，《纪念

殷墟甲骨文发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第 364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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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札记》，第 59 页，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 年。
輥輴訛 黄然伟：《殷周史料论集》，第 185 页，三联书

店（香港）公司，1995 年。
輥輵訛 张永山：《试析 “锡多女贝朋”》，《古文字研

究》第十六辑，第 29~35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輥輷訛 汪中文：《西周册命金文所见官制研究》，第

263 页，国立编译馆，1999 年。
輦輮訛 刘钊：《卜辞所见殷代的军事活动》，《古文字

研究》第十六辑，第 131、132 页，中华书局，1989 年。
輦輯訛 王宇信、 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 第 451

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年。
輦輰訛 林沄：《从子卜辞试论商代家族形态》，《古文

字研究》第一辑，中华书局，1979 年。 又收入《林沄学
术文集》， 第 51 页，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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